
王宏 明 其人其事

舜铭　冯 瑜

王宏 明聪明 ，脑袋绝对好使，29岁 就 当 上 了
八级工 ，据说车 间 里 的各套活路没他玩不转的 。
后来第九冶金建设公司把他从下头提溜上来 ，给
了个副经理的官位 ，他呢 ，却成年蹲基层 ，大机
关里难见他的面 儿 。

九冶的根在陕西勉县 ，他们的这个机 电安装
公司在郑州 。陕西没多少活干 ，他们就出 去找 。
有话说树挪死 ，人挪活 ，没承想竟在郑州这个全
国的 工业 、交通 、经
济的 大 枢 纽 站 住 了
脚，仅1989年产值便
是二 千 多 万 ，被陕西 、
河南分别授予 “双文
明”单位称 号 。这 中 ，
自然与 王宏明 有关系
——王宏 明是这个公
司的原经理。

甭管 干什么 ，关
键是人 ，有支硬梆梆
的队伍戳在哪儿都硬
气。说过硬 ，技术在
其次 ，要紧 的是思想 。
王宏明 是 工人 出 身 ，玩的都是实事 儿 ，不来虚套
子。他规定 ，安装公 司每逢周 一 、周 四利用 业余
时间进行政治学 习 ，这个制度坚持了 十 七年 ，周
周如此 ，一直到今天 。别 的厂 的职工 下了班在麻
将桌 前三饼四 万 地吆喝 ，九冶安装公司 的人却捧
着报纸 围成一 圈 儿坐那儿学 习 。有人笑道 ：什么
时候 了 哇 ？也不看看形势 。

九冶人不为所动 ，照样一周 两次地坚持 ，又
换了 两任经理张福 田 及谭化春 ，依然如此 。

动乱了 ，全公司愣没一个 出 去凑热闹 的 。
外人说 ：陕西来的这个安装公司像个谜 。

王宏明 说 ，谜说不上 ，我的公司 要做到对 内
像团 火 ，对外像磁铁 ，对社会上人歪风斜气像堵
墙。

“ 我的特点是人缘儿好。”王宏明这样夸 自
己，“咱 干 了 二十 多 年 工人 ，摸工人的脾气 ，将
心比心 ，没办不成的事儿 。一 当 干 部就端架子 ，
臭完了 ，你那点水儿谁不摸底呀。”他说到做到 ，
并以 身作则 ，与书记章洁 明承包了 男厕所 ，日 日
打扫 ，一承包就是十 几年 。提起王宏明 的韧劲与
钻劲 没 人 不服 的 ，哪 儿 有 硬 活 哪就有他 ，事 无 巨
细，一竿子插到底 。他用 几十个夜晚设计 了八头
镗孔机一次将钻井平台的八个定位孔镗完 ，大大
提高 了装配精度 ，看 了 无人不称绝 。

各单位事儿最多 的是小青年 ，这些人思想活
跃，随意性强 ，动不动便来点花样给领导看 ，以
显示一下 “存在价值”。六公 司 一帮青工跟队 长
闹矛盾 ，商量着给队长 “来点晕的”，说 “进公
安局怕什么 ，权 当 是体验生 活哩”，王宏明知道
了，说：“队长有错无错我姑 且不说 ，打人就是
犯法 。队长是好 当 的么 ，得组织生产 ，得解决百
十号人的饭碗问题 ，还得承担挨打的 义 务 ，怎么
活得这样艰难呀 ？不是想体验生 活么 ，打队长干
什么 ，打公安局长 去呀 ，进去得还快！”晚上 来
了四个小伙 ，说 “经理您讲得好 ，我们就是想打
队长的那几个 。不打 了。”

有几个青 工嫌住的 工棚简 陋 ，找到王宏 明 ，
话却不直 说，“经理 ，咱们的 工棚跟监狱比您看
哪个好？”

“ 当 然是监狱好 ，墙又 白 ，窗
户又大 ，门上还有玻璃。”王宏 明心
眼儿转得也不慢 。

“ 那咱住的还不如犯人？”小青
年们摊牌了 。

“ 是不如”，王宏明说 ，“咱们是临时 的 ，他们是
永久 的 ；咱 们 的 书 记跟你们住得 一样 ，他们跟看
守绝 不能往一块 儿混 ；咱们是有 自 由 的 ，他们是
让人看着 的。”小青年又 说 了 ，“八个人一 间屋 ，上
下铺 ，有甚 自 由？”老王说：“瓜棚怎么样？一
人一间 ，你住不住？”王宏明知道怎么对付这帮
半大小子 ，硬着讲大道理鬼才听你的 ，反而越闹
越僵 。不管也不行 ，他说年轻人像小树 ，不捋就不

直，说 实 话 ，他打 心
眼儿 里爱这帮小哥们
儿，“他们是安装公
司的明天哪！”

敲打是随时 的 ，
使用 也 是 不 拘 一 格
的，公 司搞 自 动焊 ，
老师傅没搞 出来 ，让
个叫 王忠林的毛头小
伙子 鼓捣 出来 了 。王
宏明在全公 司 的大会
上对全体职工 说：“贤
者为师 ，从今后 ，王
忠林就是咱们公司 自

动焊的祖师爷！”年轻轻的小王 当 了祖师爷 自 然
激动 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，竟取得了 国 际焊工教
师证书 ，担 当 了 试验 中 心主任 的 工作 。

大伙心顺了 ，干劲就增 ，九冶安装公 司 几年
来干 了不少有名堂的活 儿 ，名 声大震 。全 国最大
的60万千 瓦 电站锅炉骨
架、葛洲坝大江 电站闸
门，第一台海 洋石 油探
井架……连 获 部 优 银
牌，凝结着他们的心血
与汗水…

王宏明仍在郑州坐
阵，他说这块宝地 占 下
了，丢不得 ，他得和大
伙一道 ，加劲干 出 些成
绩来 。

王宏 明 （右 ）与 青 工 们 在 一 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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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 汉 水 之
滨、巴 山脚下 ，你 ，
高扬起雄健的双翅 ，
引颈长歌 ；岁 月 为之
悠远 ，山 河为之生动 ，
而那 花 红 叶 绿 的 季
节、金谷飘香的季节 、
珠玑般明媚 、和声般
悦耳 的 季 节 如 潮 如
海、簇拥你、渲染你

所有的季 节都
为你而楚楚地生动 ！

脚下 ，是十 里 长
堤；曲 曲折折 、环城
而绕 。在这长堤始终

相衔之处 ，垒起了 这水磨石 的基础 ，
竖立 了 走 向蔚蓝的铁柱 ，在云朵萦
绕、天空衬托下 ，屹立在铁柱之 顶
的你 呀 ，分 明 是一 种振 翮 飞 翔 的 象
征；是登高 望远 ，背负苍茫 ，指 向
辽阔么？大鹏 ！

那些莫名 的 日 子 里 ，风喑哑着
哀哀走过 ；夕 阳把凝重涂抹在赭褐
的楼壁房檐 ，留下一道道泪水般 的
痕迹 ；而街衢巷道 、市 区公园和蓬
蓬勃勃的如黛树木 ，都在一片喧嚣
一片 昏黄 中 沉沦……只是那 一阵紧
似一阵 的呼唤 ，是不甘沉沦 、不甘
沉沦的啊 ！

在水 中 ，在 这 无 边 无 际 的 洪
水中 ，在 这 山 城 四 百 年 不 遇 的 特

大灾 害 中 ，许 许 多 多
金碧 辉 煌 的 舞 厅 餐 馆
去了 ，许 许 多 多 妙 笔
生花 的 手 稿 去 了 ，许
许多 多 卓 而 不 群 的 新
颖构 思 去 了 ；人 ，这
万物 之 灵 ，在 大 自 然
面前 竟 是 如 此 卑 微么 ？

而那 呼 唤 ，总 使
人感 到 悲 壮而 激 奋 ！

于是 ，这 木 盆 ，
薄板 和 果 敢 编 组 成 的
船，出 发 了 ；一 只 只 ，
缓缓 而 坚 韧 地 向 沉 沦

的城市 和 不 甘 沉 沦 的 呼 唤 驶 去 ；
这船 队 的 前 面 ，是 那 年 轻 而 冷 峻
汉子 焦灼 的 眼神 ；这船队 的 后 边 ，
现出 一 道 木 屑 、草 蔓 和 死 亡 交 织
的轨迹……

于是 ，那 房 顶 上 、楼 台 上 及
其在 漩 涡 中 沉 浮 的 生 命 得 到 了 慰
籍和 寄 托 ；那 亢 奋 的 欣 喜 的 颤 栗

的声 音 因 之 而 隽 永 感 人 ，那 热 切 的
渴盼 的 浑 圆 的 眸 子 珍存 那 年 轻 而 冷
峻汉 子 苍 白 的 脸 颊 、宽 慰 的 笑靥
和大沿 帽 上 锃 亮 的 国 徽——那 颗 熠
熠生 彩 的 国 徽 呵 ！

船队 逡 巡 往 返 ，波 谷 浪 峰 中 忽
现忽 隐……

洪水 一 如 恶 梦 般 的 退 去 ，山 城
在泥泞 、瓦砾和惊悸 中 艰难 地站 立 ；
那街 心 岗 亭 ，竟 然 是 一 个 悲 哀 的 情
节注 释 之 处 么 ？那 年 轻 而 冷 峻 的 汉
子远 去 了 ，岗 亭 的 石 阶 上 落 下 那 顶
污渍 的 大 沿帽 ，只 是 国 微仍 是锃亮 、
锃亮……

“ 同 志……”有 人 呜 咽 了 。更
多的 人们肃 立 着 ，为 这 年 轻 的 人 民
警察致 以崇 高敬意 ，为这个无畏的年
轻人虔诚而恭敬地送行……

就这样 ，这座城市终于重新建 设
得美丽而年轻 ；那昔 日 街心岗亭不远
处，耸立起一尊大鹏的形象——你 ，
在和风丽 日 的氛围 中 ，分明是 山城人
们美好 的期冀和追求 、是幸福 的形象
寄托 ，也是人们崇敬的标准 呀……大
鹏！

因为 ，你和一
个英雄骄傲地站在
一起——所有 的季
节都为你而楚楚地
生动 ；

所有 的人们都
为你而久久地站 立

屹立 在 安 康 市 的 大 鹏 雕 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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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装 表 演

李建 邦

各个 阶 层 都 在 注
视，注视着一队风度潇
洒的炫耀 。

新颖的花色 、款式
在炫耀着 ，奇特的线条 、
褶纹在炫耀着 。炫耀着
自然 的绚丽 、社会的纷
繁，炫耀着时代的层次 、
生活的 高度 。

在炫耀 中 ，青春显
得更焕发 ，更秀美 ，更
具诱惑力 ；

在炫耀 中 ，信念显
得更丰富 ，更充实 ，更
有刺激性 。

陈旧 的 岁 月 ，顿时
黯然失 色 了 。

世俗的偏见 ，即 刻
苍白 无力 了 。

那些 古老的 、单 调

的青一色或蓝一色 ，必
将在一次次炫耀 中 悄悄
隐退 ，连 同 固守在深 山
野洼的愚昧和落伍 。

这是不可逆转 的客
观规律 。

古老的民族在炫耀
中起飞 。

立碑 荒石

远航 者 在 唾液 里 翻 了 船
淘金 的 梦
一同 沉入深 渊

茅棚 主 人
在风 雨 中 熬 到 暮 年
死的 那 天

鲜花把他 围 了 十 圈

历史注定 只 能 给 其 中 一
个立碑

结果 ，讨论 了 一 个世 纪

这块碑仍 睡 在 路边

纱厂里的 少妇 （散 文 诗 ）

王延 伟

少妇是拔弄完八小时的织机 ，回家再拔弄锅
碗瓢盆 的忙碌 ；是伺侯丈夫 、孩 子 的细心 ；是边
听录音机边唠叨边织毛衣的动作片……与公婆住
在一套公寓 ，容不下组合家俱 的狭窄 ，当 然也容
不下翻腾的想象 。

没有 星期天的 四班三运转 ，下早班的傍晚便
是周末 ，领着孩子 ，后边跟着保镖似的丈夫走进
厂俱乐 部 的舞厅 。在这里 ，少妇会令 男性公民洒
脱、精神 ，会让少妇 的魅力旋转进哪位 “老婆不
如人家的好”的梦 里 。

她们酷爱时装 ，宁可少吃一 口 也要 多 穿一件 ，
还不到夏天 ，就穿起长裙 、长筒袜 ，炫耀少妇成
熟的线条 ，炫耀款式的美 丽 。

少妇如一株美人蕉 ，应 该种植在工厂 的每一
处。

在工厂 ，她们会让小伙子动情的 目 光神秘地
逗留 ，她们把别 人的赞誉和讥讽 ，象头发一样梳
到脑后 ，她们织起布来 ，总是渲染着 竞争的气氛 。

从织机那洁 白 的主题走出 来 ，她们多想早点
回家 ，劳作八小时的双手 ，也需要丈夫温情 目 光
的滋润 ，可还要等车 ，她们是直性子 的少妇 ，克
制、好脾气和幻想 ，早被织机的轰鸣 、汗水的浸
泡失去了 色彩 。

夜，当 灯光把窗 口 剪成 一幅幅彩色的照片 ，
她们还要伴着孩子和丈夫那舒坦的 鼾声 ，再打扫
一下生活的清洁 ，迎接美好的 明天 。

现实 中 的 童 话　哈 笑

绿化城 市
黄文庆

邻居 家 来 了 个 山 里 孩 子
说话 是 湿 润 的 山 里 口 音
唱的 山 歌 野 声 野 气
象山 里 的 大 河
象山 里 的 风 雨

他说 他 的 故 乡 是 大 森 林
那里 多 云 多 雾 多 泉 多 鸟
多编 藤椅 的 人
多做竹 箫 的 人
多采 草 药 的 人

老人们 都 来 看 这 孩 子

他们 用 眼 睛 呼吸 用 耳 朵 呼
吸用 话 语 呼吸

离开 时 他 们 拄 着 发 了 芽 的
拐杖

沉默 不 语　只 怕 漏 出 少 年
的嗓 音

邻居 家 来 了 个 山 里 孩 子
整整 一 个 冬 天 ，一 条 街 上
没有 谁
煤气 中 毒
许多 死 去 的 树 发 出 绿 叶
许多 庭 院 青 草 如 茵
城市 的 上 空 飞 动 着 鸟 群

邻居 家 来 了 个 山 里 孩 子
孩子 带 来 了 高 山 流 水
带来 了 森林 和 白 云


